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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务是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深度学习的关键载体。以任务为“媒”驱动学生走向学习之“深”的实施途径有：以习练语言的任务促进深度学习，借语言比较和语言迁移体现深度；以发展思维的任务促进深度学习，抓好形象性思维和思辨性思维训练；以审美体验的任务促进深度学习，通过具身活动，让学生获得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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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教学法形成和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是英国教育家勃雷格（Prabhu）在其教学实验中提出来的。后传入我国，有学者将此教学法定义为“基于任务或以任务为基础的语言教学途径”。［1］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实施以来，这种教学法被广泛运用于名著导读、古诗文教学和写作教学之中。
任务是初中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关键载体。有了驱动任务，学生就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在真实情境中积极参与学习活动，从而形成新的意义建构。那么，如何以任务为“媒”驱动学生走向学习“深”处呢？
一、以习练语言的任务促进深度学习
阅读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教师应该抓住文本语言这个“牛鼻子”，并能动地运用比较或迁移的方式，将阅读者的个体经验包括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融入对文本语言的“理解”和“把握”的过程中，让阅读者获得自我成长需要的增值意义。
1. 借语言比较以体现深度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和思维的培养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词语是文本的基本单位，是取得阅读成效的关键。在教学时，教师要围绕对关键词语的认知设计学习任务，以问题为导向，再以语言比较的方法将学生的阅读引向深入。比如初中语文教材里有新闻报道，也有文学作品，在开展“新闻报道语言学习”时，可以将塑造形象的小说或审美独创的散文语言作为比较对象，完成对“新闻报道语言认知”的学习，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新闻语言的本质特点是准确、通俗、简洁。在教文学作品时，可以先设置“认识文学作品语言特点”这一学习任务，再以哲学的“反思语言”作为比较，会让学生对文学的“情感语言”“形象语言”印象更为深刻。任务设置是前提，根据不同学习任务采用不同学习方法，就能体现学习之“深度”。
笔者教读《答谢中书书》一文时，设置了这样一个学习任务：翻译“晓雾将歇，猿鸟乱鸣”一句，体会如何做到“信、达、雅”。“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就是文辞流畅通顺，“雅”就是有文采。这本是翻译外国作品的要求，但同样也适用于文言诗文的翻译。如对这句中的“乱”字，有学生认为可以翻译为“杂乱的、胡乱的”，与下句“夕日欲颓，沉鳞竞跃”中的“竞”字相呼应，表现生命活力。有的学生则认为这样翻译不好，但为什么不好，又说不出来。笔者引导的过程如下：
师：“乱”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齐。
师：“齐鸣”的效果好吗？
生：肯定不好。怎么可能“齐鸣”呢？不现实。
生：猿、鸟是“自由”的。
师：“自由”这个词用得好。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声音此起彼伏。既表现了猿、鸟的无拘无束，又突出了环境的幽静、自然的生机勃勃。这也正是作者喜欢这里的原因之一。因此，“乱”字最好翻译为“此起彼伏”。这样既切合语境，又体现了骈文语言的典雅含蓄，读起来文气贯通流畅。
一个“乱”字，让学生在情境中寻找准确含义，感悟传神表达，从而形成自己鲜活的言语经验。“词义是一种言语思维现象”［2］，对词义理解的深化就是思维的深化。
2. 借语言迁移以体现深度
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名称向新物体的迁移是通过接近性或相似性而发生的，也即在作为符合思维典型的具体联系基础上发生的。”［3］所谓语言迁移，就是已掌握的语言对另一种有接近性或相似性的语言学习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正迁移），也有消极的（负迁移）。就深度学习而言，我们要充分利用其积极的影响，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先前的知识和经验扩展到现在所学的内容中。“通过新、旧经验的双向相互作用实现知识的同化和顺应，调整原有认知结构，并对建构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分析、调整的过程。”［4］把新知识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且能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建构新的知识，生发新的意义，这就体现了学习的“深度”。
基于上面的认识，笔者在设计学习任务时充分考虑如何实现“语言迁移”。例如，在《与朱元思书》一课初始，设计如下学习任务：“请大声朗读（屏幕上投影没有加标点的课文），确认需要停顿的位置和需要加的标点，并说一说这样处理的理由。”朗读没有标点符号的《与朱元思书》，学生刚开始觉得有点困难，心理上也会产生紧张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紧张感，学生反而会对学习更加专注。在这之前，学生已有了学习《三峡》的阅读体验，对其骈散交织、句式整齐、节奏感强的特点有所了解，阅读新文本时会与之前的体验产生联系、衔接，唤醒原来阅读《三峡》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运用到阅读《与朱元思书》中来，从而把握了新文本的节奏，体验到阅读的成就感。
二、以发展思维的任务促进深度学习
思维能力指的是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联想想象、分析比较、归纳判断等认知表现。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主要通过发展学生的形象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来实现深度学习。
1. 抓形象性思维训练，促进阅读理解深化
形象性思维是以形象性的方式来反映世界。要深度理解文本，需要抓住形象点展开联想和想象。
想象力是能动的思维活动。尤其是对文学作品而言，关键是让学生借助想象把语言文字转化为形象。例如，为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三峡》所写景物的特征，笔者设计了如下学习任务：“《三峡》之美不仅在郦道元的笔下，也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三峡美在哪里呢？请根据自己平日的了解，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
《三峡》具有骈文的特点，语言生动凝练。比如“清荣峻茂”四个字，就写出了水、树、山、草四种景物的特征。这种情形下，让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就显得尤为必要。“文学作品是声音与意义、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的统一体，其中综合了听觉、视觉、触觉、味觉、运动觉、心理觉以至智力的各种因素。因此，欣赏文学作品要求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发挥我们全部感官的、智力的力量，才能充分领略作品全面的、丰富的魅力。”［5］“根据自己平日的了解”，“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调动学生多种感官进行想象，有利于学生运用形象思维积极参与言语体验活动。《文心雕龙·诠赋》中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6］，阐明了“物”“情”“辞”三者的关系。如果没有对“物”的深切感受，“情”如何迁？“情”不能动，“辞”又如何发？学生展开想象，心才会被打动，头脑中才能再现作者创作时的情景，学习情绪自然为之高涨。这种情绪的高涨会触动言语表达，会让学生在遣词造句之间产生一种别样的体验，发言自然踊跃积极。
联想就是由某人、某事、某物而想起其他相关的人、事或物。“以联想、结构的方式去学习，是深度学习的重要特征。”［7］比如解释《三峡》中的“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一句，就要用到互文的修辞知识，而真正认知互文需要一定量的例证支撑。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运用联想思维，从已经学过的文言文中寻找互文的例子，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等，这样会激活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并使其与新知识形成联结，从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如果不借助联想帮助学生建立起已知和新知之间的联系，即使教师再讲一遍“互文”的概念，效果也不一定好。当学生下次遇到类似的句子时，可能还是不会解决问题。因此，教学中应广泛引导学生运用联想思维，在新知和旧知的联系中深化理解、悟得规律，从“点”到“线”再到“面”，把所学知识网络化、系统化、结构化，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2. 以思辨性思维训练，砥砺学生阅读品质
思辨，在中文语境中“大多理解为‘思考辨析’和‘慎思明辨’”［8］。“思辨”的内涵比“思维”要窄，但它又是比思维更高阶的思维状态，比一般的思维“更讲究事实、证据和逻辑”［9］。注重知识学习的思辨性，是深度学习的重要特征，所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把“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作为发展型学习任务群之一。
思辨性思维是学生核心素养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可以从质疑文本中的知识和观点开始。让学生对文本保持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阅读切入与打开的方式，是对文本的客观审视与辩证思考，是深度阅读的一种表现。比如教读《与朱元思书》，笔者布置了这样一个任务：“学校的校报最近开设了一个新专栏《文苑·百家争鸣》，主要刊登同学们对一些经典美文的独到见解。如果你想以《与朱元思书》为素材进行写作并投稿，你会有哪些思考呢？”学生A在任务的驱动下深入阅读文本，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问题：
（1）“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富春江上怎么可能有“烟”呢？天和山怎么可能是一个颜色？
（2）《三峡》中写“常有高猿长啸”，《答谢中书书》中写“猿鸟乱鸣”，《与朱元思书》中又写道“猿则百叫无绝”，山水游记中，作者为什么都喜欢写猿声？是巧合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问题（1）第一问就是对“风烟俱净”中的“烟”进行质疑，第二问属于探究发问。面对这两个问题，其他学生自然会再发问：“这个说法合理吗？有没有替代的说法？有没有更好的解释？”问题（2）中的两个问题是扩展性思维导向，把“意象”上升到文化意义。学生本着“争鸣”的态度，在相互讨论对话的情境中交流、探究，在课堂上营造起一个个“思维场”。比如学生A提出“富春江上怎么可能有‘烟’”这个问题时，学生B马上站起来反驳说：“在中国古典诗文中，烟雨、烟霞、柳烟中的‘烟’，常常是薄而淡的雾。”学生C脱口而出：“那能不能把‘风烟’改成‘风雾’呢？”学生们通过讨论辨析，最后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风烟”是两个词，代表“江风”和“烟雾”，与下句“天山”即“天光”和“山色”相对；改成“风雾”似乎讲得通，但不如“风烟”有意境。这时，笔者又及时点拨，“风烟”在古诗文中往往是一种意象，如王勃所写的“风烟望五津”、刘长卿所写的“江柳共风烟”等。这样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思维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家讨论后形成的共识是：古人在山水游记中尤其是三峡游记中常常写到猿，这反映了我国三峡的山水生态；同时又是文人的一种感情投射，包括家乡情结，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这样的讨论有证据呈现，有思维逻辑组合，有审慎辨析。
3. 以审美体验的任务促进深度学习
审美体验是审美主体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被置于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如醉如痴、如梦如幻的精神状态之中，并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愉悦”的人生经验［10］。语文学习的深度诉求就是审美体验，这样的审美体验能够触及学生心灵。
教师在教学中要精心建构体验美的形象。“美”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来表现的。要使学生感受美，我们必须在他们的眼前展示鲜明的形象。例如，《记承天寺夜游》可以从叙事的角度引导学生想象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心理等，感受人物形象的美。笔者设计了这样一个学习任务：“小组合作，用课本剧的形式将《记承天寺夜游》叙写的内容表演出来。”
表演是通过具身模拟进行的审美性学习活动。在表演过程中，有动作模拟，有语言运用，有情感表达，学生能够通过身体和身体的感觉运动通道形成具身的认知感觉和审美情感。“身体的所有层面自始至终在形塑着认知或心智，从而使身心成为相生相倚的共生体”［11］。身体处在心智和审美中，心智和审美处在身体中，身体、心智和审美紧密交融。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通过想象将作者的生活进行再现：苏轼见到张怀民的那一刻，其语言、动作、神态是什么样的？在赏月的过程中，两个人不可能一句话不说，他们说了些什么，说话时的语气、神情如何？想象的过程是学生体验人物形象，进行审美创造的过程。在具身演出中，剧中人物有着爽朗的笑声，有着悲愤的叹息，甚至还有喃喃自语的细节；表演者有着清瘦的身影，有着欣喜的眼神，嘴角上露出淡淡的微笑。表演这一实践活动让学生进一步神会人物的心境，学生从感受形象出发，以“形”激“情”，从再现的课文情境中一步步入情、动情、移情，既完成了对美的形象的体验，也实现了对自己精神的陶冶。学生获得丰富的审美享受，进而产生一种愉悦感，心灵审美需求得到了满足。
课本剧表演是一种审美形象的再创造，通过创造，富有魅力地展示生命中的辉煌时刻，形成青春生命的景观；通过创造，学生富有诗意地传达了审美感受和审美理解，能够自我发现、自我确证、自我观照、自我成长。
总之，在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师可以从语言习得、思维培养、审美体验三方面着手，设计语文学习任务，组织学生开展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走向更有意义的语文生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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